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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江海
风情风情

芬芳芬芳
一叶一叶

世上花儿多多，不胜枚举。若问
哪花最香，答案因人而异却在情理之
中。于我而言，当属桂花。

今年夏季气温持续居高，农历八
月鲜有桂花开放，很多人惊诧。有人
甚至预言桂花花开漏年；更有甚者，隐
喻此乃不祥之兆。哪知农历九月，桂
花竞相怒放，香味浓郁，沁人心脾，着
然弥补了遗憾。桂香抢了菊花的当季
风头，给了我花香之最的强化之念。

爱上桂花，当是心往月宫的桂花
树，屡砍屡长，生生不息，仙味飘逸。
回望人间桂树，花开之时，寻香而去，
必有桂花挂满枝，香绕四周，令人驻足
销魂。

桂花之香，毫不含蓄，豪放四溢，
波及周遭。不似暗香梅花，有别于清
新油菜花，也不同于淡雅玫瑰、幽雅菊
花、清香荷花。总之，百花之中论及香
味之最，首选桂花。

有绿化美景的地方，桂花树品种
可以有别，但绝不会缺席。在口袋公
园或小区绿化带散步，总有那么一段
时间，桂花香告诉人们只要留有桂花
树，就会有浓香熏人、安抚心灵、赋能
奋起。这种花香，还可以在桂花糕、桂
花鸭、桂花茶、桂花酒、桂花粥等载体
中复现，更滋润鼻翼、入肺入脑、永留
心间。

假如真的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
那么洋溢桂花香味的公园何须二十分
钟，只要三五分钟就能全消班味、全套
解压。我的一个朋友对桂花过敏，花
开就犯鼻炎，有时还会咳嗽，但他说过
敏是他的体质，而不是因为桂花，所以
他不讨厌桂花，依然喜欢桂花。桂花
让他明白，他是自然链中的一环，警
示他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
然。我觉得，朋友活得通透，从生物
层面活到了哲学的维度。无论渐悟
还是顿悟、敏感还是顿感，活出道道来
就够本儿了。

10月13日，周日，在浙江德清莫
干山一日游。闻到浓烈的桂花香，我
不由自主地说：“好香啊！”导游介绍
桂花是德清的县花，2007年建成了
一个覆盖多个区域的桂花城。由此
想起，曾经去过桂林、杭州、日照等
地，市花都选择桂花。南通市的市花
是菊花和月季花，其中菊花自1982
年率先被选为市花，且已连续举办了
三十三届菊花展。我多次观展，确实
感到品种多，造型有创意。启东市的
市花是月季花，我喜欢月季的香艳、
菊花的多姿，但更喜爱桂花的浓香荡
漾、奔放袭人。

对于很多人而言，在桂花未开之
时，也许不识桂花树，可一旦由香识树
后就会永远记住，并爱上桂花树的四
季百态。因为花开终有时，一年之中，
二三十天的桂花怒放，得益于三百多
天的积蓄力量与耐心等待。

桂花之桂与富贵之贵同音，这也
是有些人爱上桂花树和桂花的一个原
因。不管如何，我爱上桂花就是因为
其妙不可言的香味。最香为哪花？我
的唯一答案是：百花园里数桂花。

百年老镇包场，濒临黄海，地
域独特，底蕴深厚，这也成了能工
巧匠汇集之地。在街西陆家高桥
下就排列着一排工匠铺，有铁匠、
锡匠、白铁匠、圆作匠、钟表匠……
如同一幅幅风情画，展示着百年老
镇的工匠风采。1956年，他们合
并成立了铁木竹生产合作社，后来
改名为包场农具厂。

那时，街西的工匠铺可热闹
了，整天叮叮当当、呼啦呼啦……
各种敲击声此起彼伏，犹如粗犷的
广场交响乐，经过的人们都要驻足
观赏一阵。我们儿时也常去那儿
玩，一待就是老半天。倒不是有什
么好玩的地方，而是他们的精妙工
艺吸引了我们。

高桥下第一家便是锡匠铺。
这个铺由陆氏叔侄两人掌管，什
么锡茶壶、锡烛钎、锡粉妆、锡汤
婆……样样都会做。陆氏祖传锡
匠，做的锡器质量上乘，品形美观，
受到众乡邻的青睐。谁家嫁女儿、
娶媳妇，总到他们这儿来订货。锡
匠铺，工具也很简单，一只炉子，一
套模子，几把剪刀、锤子、勺子。炉
子是用来烊锡的。炉子上安口坩
埚，锅里盛着锡块锡坨，然后点燃
柴板，拉起风箱，随着火焰的加烈，
锅里的锡慢慢融化了。陆师傅拿
出选用的模具，将烊好的锡水从模
具的入口倒入，冒出一股淡淡的青
烟，滚烫的锡液迅速沿着空隙漫延
开来，填满模具的边边角角，冷却
后，打开模具就是一张器皿状态的
锡皮。陆师傅拿起锡皮，用剪刀剪
去飞边，弯曲成型，然后用榔头一
记一记敲打起来，留下的榔头印排
列整齐、均匀美观，形成很美的装
饰。如是茶壶，还要焊上壶嘴，打
磨光滑，与壶身浑然一体。烛钎的
模具有些复杂，孔隙多，打磨的功
夫深，价格自然贵一些。那时，农
村谁家婚嫁置有几件锡器，就显得
很有面子，因此，前来定做锡器的
村民络绎不绝，两位师傅一年四季
没有空闲。

往西紧挨着的是白铁铺。白
铁铺执掌的是马师傅，相对锡匠来
说，白铁的工艺稍微简单一些，它
不需用炉子风箱，也不用焊接，只
需剪子、榔头，敲敲打打就成型。

白铁匠做什么按照用户的需求，有
铁皮箱子、铁皮簸箕、风灯外罩
等。别看它工序简单，可也有技术
含量，比如折边，全凭敲击技术，要
宽窄一致、平整不毛。马师傅可是
白铁能手，敲击如同奏乐曲，记记
有用，全无虚锤，做出的器具坚固
实用，美观大方。那时，农村棉田
搞点灯诱蛾，那灯的外罩几乎全出
自马师傅一人之手，坚固耐用。

白铁铺西隔壁是圆作铺。圆
作铺当时主要生产“三桶”：提桶、
粪桶、马桶。提桶是生活用品，粪
桶是生产用具，马桶也叫“子孙
桶”，是农村出嫁女儿必备的。圆
作铺的几位师傅姓钱、姓陆，有一
手好手艺。这“三桶”都是圆形的，
由若干块木板拼接而成，因此每块
木板都要带有一定弧度，最后拼接
起来才能严丝密缝。几位师傅几
经锯和刨，用木销钉一连接，一只
木桶的样子就形成了，然后刨平，
打磨光滑，箍上铁箍，便大功告
成。如做提桶、粪桶，须得有提手
或耳，这就相对复杂一些，两边长
度须得对称，可老师傅早已胸有成
竹，板块大小合理搭配，提手或耳的
木板适当大一些，这样做出来的桶
牢固耐用。圆作铺制作的用具农
具，农村需求量大。开始时，做桶的
板材是靠人工用大锯锯的，一把大
锯对着木头，两人对拉，“呼啦呼
啦”，随着木屑飘落，木头渐渐变成
了木板。因此，圆作师傅整天忙忙
碌碌，很是辛苦。后来，锯料改用了
锯板机，就相对省力一些，工效也
提高了。

最西边的是铁匠铺。俗话说，
世上三桩苦：航船、打铁、磨豆腐。
自古以来，打铁是最辛苦的，又脏
又累。别看是出力气的笨活，但它
也是项技术活，将铁打成各种形状
的刀具、农具，没有过硬的技术是
断不成的。铁匠铺的房子比较大，
分列着四五个铁墩子，风箱呼啦，
炉火通红，火星四溅，整天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这不禁让我记起儿
时唱的那首《打铁歌》：“张打铁，李
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
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学打铁。打
到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打到
二月二，欢天喜地接女儿，打到三

月三，荠荠菜花赛牡丹……”铁匠
师傅腰系厚厚的围裙，鞋子上也用
厚布遮挡着。炎热夏天，整天待在
火炉旁，师傅们热得汗流浃背，干
脆脱成赤膊，挥汗抡锤。锤炼一般
由老师傅掌钳指挥，徒弟或新师傅
负责拉风箱打二锤。铁匠铺的炉
子也很特别，炉口大而敞开，烟囱
就在炉口上面，向上慢慢收小，像
一只倒扣的大角绳，炉子边上安个
大风箱，估计这样的设计符合打铁
熔炼要求。师傅将铁块扔进炉中，
随着风箱呼呼拉起，火焰跳跃，铁
料一会儿就变红了，师傅看准火
候，用铁钳钳出铁块，迅速在墩上
叮叮当当锤打起来。按照所需，或
打成镰刀、钉耙、锄头、铁锹，或打
成菜刀、铲刀、勺子……那时，集体
化生产，每年秋冬都要开河修堤，这
时打铁锹的比较多。春天棉花播种
后，托棉花的小锄头需求量大；夏收
时，割麦的镰刀需求量大，铁匠铺按
需生产，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对于
一些刃器工具，火候很重要，全凭老
师傅的经验。铁匠铺里有位师傅打
出来的菜刀就是与众不同，钢火好，
锋利耐用，闻名遐迩。

在铁匠铺东边还有一个闹中
取静的钟表修理铺。透明洁净的
玻璃窗内摆放着各式钟表，只听得
嘀嘀嗒嗒的音响，与隔壁的铁匠铺
大相径庭，另有一番风景。修理钟
表的两位师傅姓黄，是父女俩。修
理钟表是精细活，老黄师傅年岁
大，戴着放大镜，仔细摆弄着钟表
的细小零件，细心查验故障所在。
小黄师傅心灵手巧，在父亲的指导
下，也很快成了钟表修理的匠手。
镇上修理钟表的独此一家，周边乡
镇也来此修理，因此业务比较繁
忙。只见玻璃橱窗内各种待修的
钟表摆得满满当当，父女俩凭着过
硬技术，坚守信誉，给人留下很好
的口碑。

街西的这些工匠铺独领风骚
数十年，热闹和繁荣了西半街。然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这里生
产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渐渐被替代
了，农具厂也转型生产橡胶制品。
20世纪80年代初，街西的工匠铺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作为古
镇的文化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最是哪花香
◎施正辉

街西的工匠铺
◎林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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